
B4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伊
斯
特
伍
德
（C

lint
Eastw

ood

）
導
演
、
二○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上

映
的
傳
記
性
戰
爭
大
片
《
美
國
狙
擊
手
》
（A

m
erican

Sniper

）
塑
造
了

伊
拉
克
戰
爭
中
一
位
美
國
海
軍
特
種
兵
海
豹
縱
隊
（SEA

L

）
的
神
槍
手

。
該
片
上
映
後
馬
上
躍
居
二○

一
四
年
美
國
票
房
收
益
最
高
的
電
影
，

並
獲
得
今
年
奧
斯
卡
的
六
項
提
名
。
電
影
主
人
公
凱
爾
（C

hrisK
yle,

一

九
七
四
│
│
二○

一
三
）
憑
藉
在
戰
場
上
射
殺
二
百
五
十
五
人
（
其
中
一

百
六
十
人
被
國
防
部
確
認
）
的
記
錄
成
為
美
國
軍
事
史
上
最
致
命
的
狙

擊
手
。
他
於
二○

一
二
年
發
表
同
名
自
傳
，
二○

一
三
年
被
朋
友
謀
殺

，
二○

一
四
年
兇
手
被
繩
之
以
法
，
他
所
在
的
得
州
州
長
特
地
命
名
﹁

凱
爾
日
﹂
加
以
紀
念
。
不
過
，
這
裡
要
談
的
不
是
凱
爾
的
故
事
，
而
是

一
位
外
號
﹁死
神
﹂
的
美
國
非
裔
狙
擊
手
的
自
傳
。

爾
文
（N

icholas
Irving

）
在
美
國
陸
軍
七
十
五
團
特
種
兵
三
營
當

兵
，
是
他
們
營
唯
一
的
黑
人
狙
擊
手
。
他
在
二○

○

九
年
被
派
往
阿
富

汗
，
創
下
單
次
軍
事
部
署
中
射
殺
敵
人
最
多
的
記
錄
，

他
也
因
此
被
戰
友
和
上
司
授
予
﹁死
神
﹂
的
外
號
。
他

的
自
傳
《
死
神
》
（T

he
R

eaper

）
詳
細
描
述
了
他
在

軍
中
如
何
受
訓
，
在
戰
場
上
如
何
成
長
為
狙
擊
手
的
經

過
。

他
自
己
也
承
認
，
在
很
多
方
面
他
大
概
是
最
不
可

能
當
兵
的
人
。
儘
管
他
的
父
親
是
軍
人
，
他
從
小
也
對

武
器
、
戰
爭
片
感
興
趣
，
但
一
直
缺
乏
組
織
紀
律
性
。

從
小
學
到
中
學
，
他
上
課
不
專
心
，
功
課
不
經
心
，
調

皮
搗
蛋
，
唯
一
拿
A
的
課
程
是
軍
訓
課
。
因
為D

IY

土

法
造
步
槍
，
他
還
打
碎
了
家
裡
的
好
幾
塊
玻
璃
。
當
他

終
於
決
定
參
軍
時
，
體
檢
時
卻
發

現
自
己
是
紅
綠
色
盲
，
全
靠
一
個

護
士
幫
忙
才
蒙
混
過
關
。
新
兵
訓

練
時
，
他
又
因
腿
部
受
傷
差
點
被

淘
汰
。
上
了
戰
場
他
也
犯
過
錯
誤

：
有
次
差
點
把
美
軍
坦
克
當
成
敵

軍
的
；
第
一
次
開
槍
沒
有
扣
動
扳

機
反
而
卸
下
了
子
彈
。

然
而
經
過
戰
爭
的
磨
練
，
爾
文
終
於
成
長
為
陸
軍

特
種
兵
的
頭
號
狙
擊
手
。
他
在
書
中
描
述
了
戰
友
通
力

合
作
、
性
命
相
託
的
友
情
。
他
幾
次
出
任
務
的
驚
險
絲

毫
不
輸
於
荷
里
活
大
片
中
的
場
景
。
不
過
，
我
覺
得
最

震
撼
人
心
的
是
戰
爭
生
死
在
他
的
人
生
中
留
下
的
痕
跡

。
作
為
狙
擊
手
，
他
和
自
己
的
武
器
建
立
了
特
殊
關
係

。
他
給
常
用
的
半
自
動
步
槍
起
名
叫
﹁黛
安
娜
﹂
，
平

日
不
但
精
心
護
理
，
休
息
時
還
願
意
多
花
五
六
小
時
的

時
間
在
槍
身
上
塗
漆
、
畫
圖
，
稍
有
差
錯
就
要
從
頭
再

來
。

第
一
次
射
殺
敵
人
時
，
他
覺
得
嘴
裡
滿
是
銅
鏽
味

，
胃
裡
犯
噁
心
。
後
來
他
經
驗
豐
富
，
戰
績
彪
炳
，
甚

至
面
對
面
對
抗
、
擊
斃
了
敵
方
著
名
的
狙
擊
手
﹁車
臣

人
﹂
，
但
戰
爭
的
陰
影
始
終
在
身
邊
徘
徊
。
戰
場
上
，
他
不
但
為
步
兵

提
供
火
力
掩
護
、
搗
毀
敵
軍
軍
用
車
輛
，
有
時
還
得
射
殺
攜
帶
自
殺
式

炸
彈
的
男
孩
和
女
人
。
回
家
後
，
他
無
法
像
啟
動
開
關
一
樣
輕
易
切
換

到
平
民
生
活
。
第
一
次
去
商
店
買
東
西
他
忘
了
付
錢
，
因
為
在
基
地
商

店
沒
有
這
道
程
序
。
他
白
天
出
門
工
作
，
希
望
下
班
後
家
裡
保
持
原
狀

：
所
有
傢
具
、
餐
具
都
不
可
移
動
。
晚
上
有
時
還
會
做
噩
夢
。
不
過
，

比
起
名
聲
更
大
卻
死
於
非
命
的
凱
爾
，
爾
文
顯
然
更
幸
運
。
退
伍
後
，

他
在
得
州
家
鄉
開
設
了
自
己
的
射
擊
公
司
，
教
導
、
訓
練
美
國
特
種
兵

或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員
。

本
書
結
束
在
他
回
到
家
鄉
與
妻
子
重
逢
的
那
一
刻
：
這
天
，
爾
文

二
十
三
歲
，
當
兵
已
六
年
，
在
之
前
的
四
個
月
內
射
殺
了
三
十
三
個
敵

人
。七月二

十三日晚，
在廣州天河
體育場進行
的廣州恒大
淘寶隊與德

國拜仁慕尼黑隊的比賽中，兩隊
九十分鐘比賽打平，點球決勝，
前以五比四勝出，讓人直呼痛快
。但是，這樣的比賽鑒於其性質
的特殊性，所以，其意義並不宜
過度闡釋。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二
十年前，我們曾犯下過類似的錯
誤。

二十年前，中國足球的職業
化剛剛起步──那時候我們最高
等級的職業聯賽叫 「甲A聯賽」
而不是今天的 「中國足球超級聯
賽」。那時候的人們，也無論是
足球人還是普通球迷，對於職業
足球都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
對於商業性比賽的認識十分膚淺
，乃至十分幼稚。比如說，在上
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好幾年中

，一些商業公司運作了若干支意大利甲級聯賽的
球隊，如AC米蘭、桑普多利亞等球隊來華進行
比賽，中國國家隊和北京隊與他們在 「工體」的
對決中，不止一次地取得過勝利。對於這些勝利
，不少人士就進行過過度的闡釋，包括我在內。
比如說，我因此寫下過一篇題為《中國足球 曙
光再現》的文章。

為什麼這些勝利被過度闡釋？原因有這樣幾
個：從運作這些比賽商業公司的角度來說，他們
需要誇大勝利的意義，以吸引更多的眼球，爭取
從比賽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他們這樣做，說得
不客氣點，是有忽悠人的味道的。對於普通球迷
來說，足球的商業性比賽對於他們是一個全新的
概念，他們並不知道處於夏歇期的歐洲球隊，通
過這樣的 「友誼賽」，努力擴大自己的影響，也
從中獲得一定的經濟上的收益。有鑒於此，比賽
中他們當然不可能像聯賽那樣傾盡全力。所以，
中國隊、北京隊即便是獲得一兩場這樣的比賽的
勝利，又有多大的意義？不能不說的另一點是，
那時候央視剛剛開始意甲現場直播節目，廣大球
迷朋友對於意甲的了解要更多一些，而對意甲之
外的歐洲其他四大聯賽的了解則非常有限，這在
一定程度上讓不少球迷朋友誤以為意甲就是世界
最高水準的聯賽。

過度闡釋的錯誤，事實上在更早一些時候，
曾經廣泛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比如說對
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削平虎頭山的做法的渲染，
對於 「東風號」萬噸巨輪下水、萬噸水壓機試製
成功及其他很多我們的建設成就的渲染，就應該
屬於此類情況。因此，也許我們可以說，習慣於
過度闡釋，植根於我們的文化基因。

就說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社員同志們在其
帶頭人陳永貴的帶領下，挖山填溝修造梯田吧，
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做法委實具有一定的創新
精神，但是，這畢竟只是中國的一個窮鄉僻壤，
為了改變落後面貌進行的有益的實驗性質的農田
改造活動。因此，對這樣的做法無限放大其意義
，大概就有過度闡釋的嫌疑了。正確的做法是什
麼？是首先進行必要的論證，證明其科學性與合
理性，而後再對他們的經驗做必要的介紹和說明
，供其他地區參考。然而，當年我們這樣做了嗎
？至於 「東風號」萬噸巨輪成功下水，委實是我
們國家造船工業取得的重大成就，然而，當年的
宣傳卻讓人覺得這似乎是 「世界第一」、 「捨我
其誰」！

過度闡釋的消極影響是巨大的，它可能讓人
失去對周圍的事物的正確的判斷，也失去對自己
的準確的認識。比如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那
幾場今天看來並無足輕重的商業性比賽的勝利，
因為被過度闡釋，所以，讓中國球迷的自信盲目
膨脹，對中國隊世界杯預選賽的出線前景大為看
好；但最終那一屆國家隊卻是再一次折戟沉沙，
讓中國球迷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失望之中。而 「
東風號」萬噸巨輪與萬噸水壓機們的渲染，是不
是也曾讓國人的自信心得到巨大的提升了呢？對
我們打開國門積極進行國際交流的慾望產生了一
定的負面影響了呢？比如說，我們就知道，那個
年代對於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認識似乎有
些偏執。

過度闡釋無疑是有害的。怎樣才能避免這樣
的情況的出現？需要我們對於外部世界更多地了
解，變 「無知」為「有知」，變 「有知」為 「知之
甚多」，由 「驕傲」變 「虛心」進而 「好學」。

那日，兒子打電話來，我
還在上班，他放了學給我電話
報平安本是慣例，但那天他在
電話裡就哭了，我知道那是他
在小學裡的最後一天，從此以
後，他們將離開熟悉親切的環
境，走上人生的另一階段。

我回到家後，看到面向花園的廚房落地門前，一
朵大大的向日葵插在大水瓶裡，正向着太陽靜靜開放
，我心裡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但還是問兒子，這向
日葵是哪兒來的，他很傷感地告訴我，每個同學都得
到了一枝，這是臨別的紀念。說完，他的眼圈紅了。

他沒有吃午飯的心情，他姐姐也正好有別的事回
不來，所以我就不勉強他。傍晚的時候，兒子坐在桌
前，眼睛濕漉漉的，仍然沒有胃口。我雖然不怕他會
餓死，但我知道，該是和他談一談的時候了。

晚飯過後，是一起看書的時間，孩子們小的時候
，是我給他們讀書，現在，是各讀各的書，看到精彩
的時刻，會互相讀一段分享。可是今天，兒子連把書
拿起來的興趣都沒有。他躺在我身邊，眼淚如泉水，
從他的眼角滑落。他說不想離開他的班主任，如果他
能夠一直是他的老師該多好。

我把他摟進懷裡，摸着他硬如椰子殼般的圓腦袋
，說我理解你的心情，和自己親近與喜歡的人道別的
滋味確實不好受。但是有的時候，別離是成長的必然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你還記得你幼稚園 「畢業」時

候的情景嗎？那個時候你也挺捨不得的呀！可是在那
場別離之後，迎接你的是四年豐富多彩的小學生活，
你有了這麼多的好老師和好同學，以至於你現在都覺
得離不開他們，這是上一場離別帶給你的財富，人的
一生要走過一程又一程的路，你的小學時代過去了，
你的面前將要展開的又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你不覺得
好奇與興奮嗎？

兒子聽了並不釋然，說要是能夠回到四年前該多
好，那他就可以把那些日子再過一遍。我本來想說時
間不能倒流，人總得向前走等等，但我還是把話嚥下
去了，因為我知道他懂這個道理，他已經明白有些事
情是無法逆轉的，我在他的聲音裡聽出了無奈。

我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就問你的相冊呢？他爬
起來，到他的房間把相冊拿了過來。這是畢業前家長
們一起定製的，將孩子們從入學到畢業的四年裡的難
忘時刻整理成冊，作為紀念。兒子打開相冊，眼睛又
紅了，相片一張張翻過，那些歲月彷彿又重現眼前，
我也很感慨，這是多麼寶貴的時光啊！

我從側面看着兒子，長長的睫毛上掛滿了淚珠，
我於是說： 「分別不等於忘記。你的小學時代，特別
是你的班主任，都會永遠被你記在心裡。這是非常難
得和寶貴的回憶。我相信，將來你想起這些的時候，
你會慶幸擁有這麼一段美好的時光，也會對這一切充
滿感激。」

兒子好像平靜了一些，但還是很傷感地說他不想
離開他的老師，我說你畢業了也不說明你就再也見不

到你的老師了呀？你的班主任不是說了嗎，希望能夠
看見你幾年之後的樣子，我想，他那時再看見你，看
見你長成了一個大小伙子，他一定會為你驕傲的！

兒子有些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我，然後用手背抹了
抹臉，笑了。

二○

一
四
年
五
月
，
劍
橋

大
學
物
理
學
家
史
蒂
芬
．
霍
金

撰
文
警
告
：
創
建
一
台
真
正
能

思
考
的
機
器
，
﹁有
可
能
是
我

們
歷
史
上
最
糟
糕
的
錯
誤
﹂
。

霍
金
反
應
過
度
了
嗎
？
前
不
久

，
德
國
大
眾
汽
車
公
司
一
名
技

術
員
與
一
名
同
事
合
作
安
置
機

器
人
，
但
被
機
器
人
擊
中
胸
部
，
並
被
抓
起
、
重
重

摔
在
一
塊
金
屬
板
上
，
最
終
因
傷
重
不
治
身
亡
。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隨
着
機
器
人
的
大
量
出
現
，
由
此
帶

來
的
巨
大
改
變
將
不
可
避
免
。

矽
谷
企
業
家
、
《
機
器
人
時
代
：
技
術
、
工
作

與
經
濟
的
未
來
》
一
書
作
者
馬
丁
．
福
特
認

為
，
隨
着
新
技
術
發
展
的
不
斷
加
快
和
機
器

自
動
化
，
對
人
的
需
求
將
會
減
少
。
人
工
智

慧
已
在
大
步
邁
進
，
所
謂
的
﹁好
工
作
﹂
將

會
過
時
：
很
多
律
師
助
理
、
記
者
、
上
班
族

，
甚
至
電
腦
程
式
員
將
被
機
器
人
和
智
能
軟

體
取
代
，
藍
領
和
白
領
工
作
都
將
蒸
發
。
同

時
，
人
們
還
要
經
受
生
活
成
本
上
漲
的
衝
擊

，
尤
其
教
育
成
本
和
醫
療
保
健
成
本
的
上
漲

。
如
此
說
來
，
智
能
機
器
將
要
帶
來
享
有
繁

榮
、
休
閒
、
醫
療
保
健
和
全
民
教
育
的
世
界

，
還
是
充
滿
不
平
等
和
大
規
模
失
業
的
世
界

呢
？

有
人
估
計
，
二○

一
六
年
全
球
工
業
機

器
人
市
場
規
模
可
達
四
百
億
美
元
，
家
用
智

能
機
器
人
需
求
將
突
破
八
百
億
美
元
。
更
有

甚
者
對
機
器
人
的
前
景
十
分
樂
觀
，
認
為
未

來
數
年
內
機
器
人
產
業
規
模
可
突
破
萬
億
美

元
。
據
報
道
，
谷
歌
公
司
生
產
的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目
前
已
經
行
駛
了
將
近
兩
百
萬
英
里
，

期
間
僅
僅
出
過
十
一
次
小
的
事
故
，
並
且
大

多
數
事
故
是
人
為
錯
誤
導
致
。

長
久
以
來
，
在
我
們
的
思
維
慣
性
中
，

屬
於
高
精
尖
技
術
的
機
器
人
是
先
進
發
達
國

家
的
工
業
特
產
，
實
際
上
，
機
器
人
技
術
在

中
國
也
正
呈
快
速
增
長
之
勢
。
在
越
過
﹁人

口
紅
利
﹂
拐
點
後
，
考
慮
到
勞
動
力
成
本
上

漲
等
因
素
，
代
工
巨
頭
富
士
康
正
加
快
引
進

機
器
人
技
術
步
伐
。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
隨
着

機
器
人
技
術
和
產
業
的
快
速
發
展
，
機
器
人
製
造
應

用
成
本
如PC

行
業
的
﹁摩
爾
定
律
﹂
，
正
在
快
速
下

降
，
效
率
和
成
本
優
勢
明
顯
。

馬
丁
認
為
，
機
器
人
技
術
對
社
會
的
改
變
是
多

方
面
的
。
機
器
人
確
實
會
大
大
方
便
人
們
，
特
別
是

可
以
替
代
人
們
去
完
成
那
些
人
類
難
以
完
成
的
任
務

，
但
同
時
也
會
在
就
業
、
金
融
、
政
治
等
多
個
方
面

對
人
類
社
會
帶
來
難
以
想
像
的
革
命
。

當
機
器
人
技
術
普
遍
運
用
於
工
業
製
造
行
業
時

，
過
去
需
要
大
量
工
人
的
工
廠
將
會
被
不
知
疲
倦
和

不
再
要
求
提
高
各
種
待
遇
的
機
器
人
所
替
代
。
一
方

面
，
當
生
產
商
可
以
以
更
低
成
本
和
更
高
效
率
更
大

限
度
地
製
造
產
品
創
造
財
富
時
，
另
一
方
面
，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將
無
法
就
業
。

沒
有
就
業
，
社
會
兩
極
分
化
現
象
只
會
進
一
步

拉
大
。
與
大
量
就
業
過
剩
現
象
同
時
出
現
的
還
可
能

有
，
我
們
目
前
建
立
於
社
群
基
礎
之
上
的
社
會
秩
序

，
可
能
因
為
機
器
人
的
﹁攻
城
略
地
﹂
而
逐
漸
失
效

。
﹁如
果
一
個
國
家
沒
有
相
關
政
策
來
緩
解
由
技
術

進
步
帶
來
的
結
構
性
變
化
的
影
響
，
那
我
們
應
該
把

問
題
歸
為
技
術
還
是
政
治
的
原
因
呢
？
﹂

作
為
全
球
製
造
工
廠
的
中
國
，
馬
丁
當
然
不
會

忽
視
。
在
馬
丁
看
來
，
在
即
將
來
臨
的
機
器
人
時
代

，
﹁中
國
面
臨
的
挑
戰
對
更
窮
的
國
家
來
說
更
為
艱

巨
，
它
們
在
技
術
的
比
賽
中
遠
遠
落
在
後
面
。
因
為

就
連
勞
動
最
密
集
的
製
造
業
領
域
都
開
始
更

多
地
採
用
自
動
化
，
所
以
對
這
些
國
家
來
說

，
通
向
繁
榮
的
傳
統
道
路
可
能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要
消
失
了
﹂
。

如
前
所
述
，
事
實
上
已
經
有
許
多
國
內

企
業
急
急
邁
開
了
機
器
人
技
術
的
製
造
與
應

用
步
伐
。
如
何
在
機
器
人
技
術
與
充
分
就
業

方
面
尋
找
平
衡
，
這
很
可
能
成
為
影
響
中
國

未
來
發
展
的
重
要
考
驗
。

機
器
人
的
英
語
單
詞robot

來
源
於robo

，
原
意
為
奴
隸
，
即
人
類
的
僕
人
。
然
而
，

當
智
能
技
術
飛
速
發
展
，
並
足
以
通
過
大
數

據
技
術
，
憑
藉
自
身
儲
存
的
﹁經
驗
﹂
輕
鬆

戰
勝
大
多
數
人
時
，
那
時
的
人
類
到
底
能
否

有
效
控
制
機
器
人
，
或
者
說
，
機
器
人
會
否

因
為
﹁優
﹂
於
人
類
而
成
為
人
類
的
主
宰
者

呢
？
需
要
說
明
的
是
，
現
在
許
多
科
幻
片
中

的
機
器
人
，
只
是
被
人
們
想
當
然
地
注
入
了

人
性
道
德
力
量
，
當
機
器
人
還
原
為
不
懂
人

間
善
惡
的
冰
冷
機
器
時
，
我
們
是
否
有
法
應

對
呢
？
有
一
天
，
我
們
會
不
會
淪
為
機
器
人

的
僕
人
呢
…
…
如
果
沒
有
完
善
的
制
度
與
技

術
安
排
，
這
樣
的
結
局
並
非
不
可
能
。
從
這

層
意
義
上
講
，
霍
金
的
擔
憂
正
是
出
於
對
人

類
文
明
發
展
能
力
的
深
深
憂
慮
。
就
機
器
人

時
代
可
能
遭
遇
的
諸
多
問
題
，
雖
然
馬
丁
強

調
自
己
不
會
在
本
書
中
給
出
解
決
方
案
，
但

他
還
是
提
供
了
一
些
可
供
討
論
的
重
點
，
比

如
探
索
建
立
適
應
機
器
人
技
術
發
展
的
新
經

濟
體
系
，
加
強
教
育
為
未
來
輸
送
更
多
高
知
人
才
，

構
建
更
為
科
學
的
社
會
保
障
和
基
本
收
入
體
系
…
…

既
然
機
器
人
技
術
對
人
類
帶
來
的
變
化
是
全
方

位
的
，
那
麼
，
對
機
器
人
技
術
這
一
新
生
事
物
我
們

就
有
必
要
提
前
、
全
面
、
系
統
地
研
究
，
研
判
機
器

人
設
計
製
造
倫
理
，
甚
至
建
立
必
要
的
預
警
系
統
。

我
們
不
知
道
未
來
高
度
智
能
的
機
器
人
會
幹
什
麼
，

但
如
果
我
們
能
夠
提
前
研
究
並
建
立
嚴
格
的
預
警
和

約
束
機
制
，
負
面
風
險
就
有
可
能
大
大
降
低
。
當
然

，
這
需
要
人
類
各
個
層
面
的
無
私
合
作
，
最
終
仍
取

決
人
類
文
明
的
發
展
程
度
。

美國狙擊手 純 上

過
度
闡
釋

嚴

陽

人生裡的道別 林中洋

􀎠機器人􀎡現象會出現嗎？
禾 刀

生命每個人只
得一次，所以人們
都十分珍惜，年老
的人尤其是這樣。
於是，社會上出現
萬千種養生之道：
天還未亮就踏着露

水打太極拳，赤日炎炎亦堅持長跑，寒風
刺骨也沐冷水浴，臨睡前把腳板搓得發紅
發燙，定時定量吞服什麼 「精」或什麼 「
液」，強行戒掉幾十年的煙癮、酒癮，等
等，不惜花費金錢和耗費時間、精力，去
爭取永遠健康和萬壽無疆。

我也很熱愛自己的生命，然而什麼 「
道」都不奉行。這是有原因的：

一是因為很多 「道」不見得有效─
飲水保健法。據說每天飲多少杯白開

水就百病不侵，導致有些人因此而幾乎脹
爆肚皮。

打雞血針。此舉在 「文革」後期曾廣
為流傳，致使這種家禽在身價百倍的同時
大量捐軀。然而事實證明，這種 「針」無
補於健康。

甩手功和呼拉圈舞。至今，在街頭巷
尾，還經常可以見到有人神態嚴肅地將雙
手前後 「甩」個不停，或婀娜多姿地將套
在腰部的藤圈轉個不休。然而不少人弄得
精疲力盡也未見效果，倒反甩痛了胃，扭
傷了腰。

長跑。很多人都相信這能促進健康，
可是每天都堅持跑十公里的著名詩人韓笑

，才六十來歲就不幸離開塵世。
至於那些被廣告吹得天花亂墜甚至宣稱買一送二的什

麼 「精」什麼 「液」之類的保健品，則魚龍混雜，優、偽
、劣並陳，我就更不願貼錢去充當其試驗品。

二是缺乏恆心。
筆者知道，就算某些健身方法和食品真的有效，但也

必須持之有恆和連續進食。可是筆者自知缺乏耐力和鈔票
，所以懶得去嘗試。

明代著名的風流才子唐伯虎的《一世歌》中有句云：
「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

炎霜和煩惱。」現在雖然活到七十歲已不稀奇，但是 「中
間光景」依然很少。這期間， 「炎霜和煩惱」依然存在，
甚至可能比唐伯虎時代更多，如果每天都強制自己去練這
練那、吃這吃那，就太苦太累、太費錢了。就算真的多活
幾年，然而代價不也太大了嗎？倒不如悠然而活，順其自
然為佳。

晉代大詩人陶淵明在其名作《歸去來兮辭》中表示，
「聊乘化而歸盡，樂乎天命復疑」，灑脫得令人讚嘆！愛

吃就吃，愛行就行，愛止就止，不為自己製造枷鎖，盡量
保持心情愉快，這未必能夠長命百歲，但可以活得自由、
自在，還有什麼遺憾？

這似乎也屬養生之道，姑且名之為 「無道之道」吧。
有朋友說： 「你的 『無道』頗有老莊意味，此乃保健

之大道也！」這是由衷的讚賞，還是討好的 「擦鞋」，或
是含蓄的揶揄？

我不清楚，也不想花費精力去分清楚。
必須聲明，筆者儘管奉行 「無道」，但對那些鍥而不

捨地去爭取長壽的人還是滿懷敬佩的，因為他們確是精神
可嘉。筆者在這裡暴露自己 「無道」，並不是企圖教唆別
人也如此這般，諸君視之為茶餘飯後的 「牙鉸」可也。

無
道
之
道

楊
光
治

燈燈
下下集集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自自
由由談談

東東西西
走廊走廊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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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生機 （攝影）悠 悠

戀 （攝影）周文靜


